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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泛滥的樱桃湾》是叶辛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
其中，既有反映知青们下乡初时的《泛滥的樱桃湾》、《山乡纪事》等作品；又有充满感情的回述如
《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月亮潭情案》；还有描绘知青们返城以后各种命运的《返回的青春》
、《倏忽的烟云》等。
无论是较长的中篇小说，还是令人深长思之的短篇小说，都展示了一代人青春岁月里爱与限、美与丑
、真与假、情与欲的剧烈碰撞。
情感的嬗变仿佛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苦涩的青春也令人产生几多的回味、咀嚼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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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辛，（1949—），1969年赴贵州山乡插队10年，后在贵州省作协工作近11年，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
席、《山花》杂志主编。
1990年回到上海。
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
著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年五载》、《华都》、《缠溪之恋》等。
另有“叶辛代表作系列”3卷本；《当代名家精品》6卷本；《叶辛文集》10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
集》7卷本；“叶辛新世纪文萃”3卷本等。
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由本人根
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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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泛滥的樱桃湾记忆中的白鸽花位置　追回的青春山乡纪事朦胧的黄昏两个感
悟冒险者的命运拜访倏忽的烟云月亮潭情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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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泛滥的樱桃湾金秋舞会的音乐又响起来了，从铁门栅栏望进去，一对对舞伴在乐曲声中翩翩起舞，轻
盈而又潇洒。
从舞场中心拉向四边去的一条条彩带，在绕场彩灯的映照下，绚丽夺目，很有点儿节日气氛。
多欢乐的场面啊！
真感谢体委的同志干了这么一件好事。
虽然真正下场子跳的还不足一百对，使这偌大的旱冰场里显得有些疏落。
但瞧瞧吧，买了票进场，站在旱冰场四周观望的人，有多少啊，把四周所有的空位置都占满了。
热心的高家伯妈不也是这么说的嘛：“不会跳，去看看也好嘛！
主要是借这个机会，同人家姑娘接触，有个互相了解、熟悉的地方。
双方都中意了，一道下场子学着跳，更好！
”好是好。
只是，舞会开场都已经二十分钟了，她为什么还不来呢？
我手里拿着高家伯妈塞给我的两张舞会票，还有一张《人民日报》，这是我同女方相认的标记。
她要是来了，红色手提包口，也该插着一张同样的报纸。
没有拎手提包的姑娘走来，更没人带张报纸进场，我有点怅然若失地在城南旱冰场的门口徘徊着、徘
徊着。
看起来，我的恋爱注定了是不会顺利的，大学毕业以后，经人介绍同我相识的姑娘，少说也有十来个
了，可一接触下来，不是我嫌人家丑、嫌人家浅薄无知，就是人家嫌我孤傲、没有热情。
有位姑娘在同我接触过两次之后，让介绍人传过一句话来，说我不是人，是“冷水壶”，直让我伤心
了一个多星期。
天地良心，这位姑娘长得纤弱娇美，又是工厂里的描图员，我对她是有几分意思的。
可为啥，人家偏偏⋯⋯唉，怪只怪我的性情太孤僻了。
今晚上这位，据高家伯妈讲，也是十分理想的姑娘，不论是相貌、家庭背景、经济收入、所从事的工
作，都是令人羡慕的。
只是，她为啥还不来呢？
音乐声停息了片刻，重又奏了起来。
这回是节奏明快、深含感情的“哦，卡罗⋯⋯”。
我不由得焦灼地仰起了脸，朝着通市中心的那条林阴道望去。
倒不是我把那位还没露面的姑娘当成了情人。
而是我在忖度，到了八点钟，我还该不该等下去。
孤零零地站在大铁门外头，听着舞场上传出的乐曲和欢声笑语，实在不是个滋味。
有个人从我身后走来了，离得那么近，我满怀希望地一转身，哦，不是，她没拎红色提包，更没带《
人民日报》，倒是同一个头十岁的孩子双双走来。
她不是我要等候的人。
我自自然然地把目光错开去，心里在怪自己转身转得快了一点。
刚把目光错开，我忽又觉得，这带着孩子的妇女，似在哪里见过的。
是在哪儿见过呢⋯⋯“唷，这不是达非吗！
”我叫钟弘思，小名叫达非。
在这内地省城的马路上，竟然有人叫出我在上海青少年时代的小名，让我大大吃了一惊。
我定睛望去。
这是一张中年妇女的脸，舞场里映出的灯光似在她脸上镀了层釉，红润润地泛着光。
她有一双大大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目光柔和温顺，即使没戴眼镜，但从她费劲地眨动着眼睫毛瞅人的
神情，也能看出她是近视眼。
她在微笑，五官端正的脸庞显得平平常常，太平常了。
可就在她微笑起来的这一瞬间，我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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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是、是邵苓？
”“认不出了？
我真老得那么快吗？
”她淡淡一笑，情不自禁伸手拂了一下后脑勺上的发梢。
“呃⋯⋯哦、哦⋯⋯”我愣怔着，一句话也说不全了。
模样儿势必是挺滑稽可笑的。
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惶惑和狼狈，重重地盯我一眼，安抚般把话题岔开去：“你在这里干啥呀？
”说着，她转过半边脸去，目光在墙上巴的舞会海报上停留了片刻。
“等⋯⋯等一位朋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女⋯⋯女朋⋯⋯”“这么说，”她疑讶地扬起了两条短短的，并不秀气的眉毛，“你还没对象？
”“嗯。
”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被踢进了墙角落，答话的语气轻得只有自己才能听见。
也就在这时，我懊恼地瞪了她一眼，她为啥一见面就问出令我如此难堪的话题呢？
但一眼看到她目光深处露出的忧郁的、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的气恼亦随即消逝了。
仲秋夜的暖风吹过来，我们俩伫立着，一句客套话也憋不出来。
旱冰场里，乐队奏出的舞曲，带点喧嘈地直刺我的耳朵。
和邵苓同行的男孩子使劲扯了扯她的衣襟，她惶悚地用眼角瞥了他一眼，然后面向我，脸上浮起勉强
的笑，柔声对我道：“达非，你现在住哪儿？
我有空去看你。
”我东摸西摸掏出一张纸，给她写下我单身居住的地址。
她接过地址，局促不安地向我道了声别，拉着孩子的手，匆匆地拐过一个弯，沿着环城路走去。
我不由自主地望着她的背影，逐渐逐渐消失在环城路尽头的梧桐树阴影里。
八点过五分。
我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手里两张金秋舞会票，被我撕成碎片，撒落在地上。
作为相识标记的《人民日报》，也被我折叠起来，塞进了外衣口袋。
遇见了邵苓，我再也没有等待那位姑娘的心思。
幸好她没有来，要不，我真不知自己将会以何种面目对待她，也许还会惹出一场麻烦，让热心的高家
伯妈难堪。
我信步顺着林阴道走去，脚不时踩着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响。
白天下过一场大雨，风雨刮落下无数张枯叶，清道工没有及时把树叶扫去，走起路来挺费事儿。
一阵风吹来，有一张树叶被风拂起，巴在我左膝上，我都没想到把它抖落下去。
前面是一幢半年前竣工的六层楼宿舍，现在每一个单元都住了人，差不多所有的房间里，此刻都开着
灯。
我记得，仅仅只是在两年前，这一带还是整片整片不堪目睹的两层楼住宅，薄板房，纸筋石灰糊壁的
小木楼，自建的平顶水泥屋，高高低低，凹凸不平，这家的门紧紧顶着那家的窗户，那一家的屋脊又
紧压着第三户的阁楼。
而如今，这一切全让六层楼宿舍代替了，一排排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把半边马路都映得亮堂堂的。
从一家三层楼的窗户里，传出了行腔从容、吐字清晰的歌声：昨天，我的烦恼好像一去无踪，可现在
又仿佛停留不去，啊，我相信昨天。
突然，我好像失魂落魄，有一个阴影笼罩着我平时，我是无暇倾听这一类流行歌曲的，这会儿，无意
间听到的这几句歌词，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不是嘛，之所以会对介绍给我的对象横挑鼻子竖挑眼，之所以常常在与姑娘幽会时心不在焉，之所以
让人觉得我像个“冷水壶”，都是因为有一个昨天的阴影笼罩着我，都是因为邵苓，常常会像幽灵似
的浮现在我的眼前，牵萦着我的情思，使我情不自禁的把每一位新相识的女性和她相比较。
而一作比较，我往往会对新识的姑娘涌起一股说不出的腻味和厌烦情绪，我往往会⋯⋯哦，昨天⋯⋯
昨天，爱情是多么轻易和有趣，而现在我却要躲躲藏藏，这多么像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一阵颓丧随着歌声袭来，我茫茫然地走着，走着，巴在膝上的树叶不知啥时落下了，我竟然没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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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和邵苓⋯⋯这是一个奇特而怪诞的故事，但它恰恰又是那么真实可信，像烙印一样留在我的
记忆深处。
一插队落户时，我在煤窑上当过一阵会计。
大约是我太认真负责了，大队主任给我调了一个比会计职务更清闲的工作，去樱桃湾旁的斗篷山上看
守菌棚。
他咧开大嘴，笑微微地扳住我的肩，既像是鼓励又像是恩赐似的说：“去吧，你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像在煤窑上当会计一样，得到大伙儿的赞扬。
”听了他的话，我是高高兴兴地扛着铺盖卷儿，带一支我还不会打的猎枪，到斗篷山岭腰间的菌棚里
来的。
只要大队主任说我表现好，其他人怎么讲我，我就不在乎了。
我是个上海知识青年，到五千里之遥的偏僻山寨上来，为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农村大学的
毕业证书。
一旦有了机会，我就可以进工厂、当商店营业员，或是被推荐去读书。
要是大队主任说我不行，那么，我这一辈子就绝无出头之日了。
倒不是我爱哕嗦，在大队主任正式调动我的工作之前，我们知青点集体户里，消息早传开了。
有人说，我这个人办事太死板，把寨上有权势的人物得罪了，非倒霉不可。
有人说，瞧着吧，达非这会儿准要给调离煤窑，仍旧和大伙儿一块下田土干活，甚至还会给派个更苦
的活呢。
知青之间讲话不避忌讳，好些话是当着我面说的，弄得我好几宿都睡不好觉。
说穿了，我啥坏事也没干啊，有一回队长去煤场上拖了四马车煤，我照规矩给他记在账上，以便秋收
结算时，给他扣除煤款。
还有一回大队会计的小舅子，人称“烂母狗”的范效龙到煤场上来借款，开口就要三百元，这不符合
大队会计亲口给我定下的规矩，我婉言拒绝了。
那小舅子也识趣，既没跟我闹，也没同我吵，只是嘻嘻嘻朝我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
可寨子上偏偏有人说，我这人办事不灵活，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给人家把煤窑会计的职务
抹去不可。
我的心头，也被人说得忐忑不安起来了。
这回好了，煤窑会计职务虽然抹去了，可派给我的活儿，比当那随时可能得罪人的会计更舒适——看
守斗篷山岭腰间的菌棚。
在我插队落户的斗篷寨团转山岭里，盛产各式各样的蘑菇香菌，可好吃啦！
雨天不出工时，我们这帮好嬉好耍，还不脱学生气的知识青年，常常会呼伴结群到山岭上青梱林子里
去捡新鲜的菌子，插队一年多了，我们都能认出些菌类来了，啥子鸡丝菌、冬菌、山塔菌，种类多着
哪！
特别是在那整年累月让轻纱似的雾岚萦绕着的斗篷山上，更是遍坡都能见到菌子，俯拾皆是。
我们仅仅插队一年多，竟全都吃厌了！
年年农闲时节的冬末春初，斗篷寨上出工干活，就是捡菌子。
捡来了一提篮一提篮、一背篼一背篼的香菌，全部都铺展在菌棚里阴干，据说这么阴干，要比太阳晒
干、比用火烘干，味道鲜美得多，也醇得多。
我新被派去干的活，就是守着一溜三大通间菌棚，防止坏人偷盗，防止野兽进去屙屎拉尿糟蹋菌子。
遇到晴和风顺的日子，我的任务就是把遮着竹篾壁斗的草帘子掀起来，让阵阵山风透过稀疏的篾缝吹
进去。
可以说，这活路轻巧极了，比起一刻不能离开的煤窑会计职务，更是松闲舒适得多。
原先，这个活是斗篷寨上那个躋腿的白胡子老汉在干，听说他从合作化那年就干起的，一直干到去年
。
什么预感也没有，躋腿老汉在过新年时，喝着喝着酒，陡地一翻白眼，仰面朝天倒下去，死了。
寨上的人都说他有福，临死在喝酒，是个饱腹之人。
我接手看菌棚之前，斗篷寨上是一家一户轮流看菌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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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流不要紧，棚里的菌子却是一天少似一天，于是乎斗篷寨上的大、小队干部们，想到了我。
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知青，不会往集体户里偷菌子，更不会私自拿了干菌子去收购站卖，要是一卖，准
会被发觉。
这个美差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开头几天，我真是满足，真是优哉游哉，建在岭腰间的菌棚，离斗篷寨有十三四里山路，开春农忙时
节，寨上人哪个也不会跑到这儿来，天地之间就我一个人，真可谓天高皇帝远，哪个也管不到我的脑
壳上。
我可以尽情地散步，尽兴地看书，或是拉开我的嗓门，唱几首我喜爱的歌，并且可以不必担心这些歌
是不是属于封、资、修的黑货。
因为除了我自己，倾听我歌声的，就是山山岭岭间的雀儿和草丛里的野兔、松鼠、小虫子了。
可是开初的三四天一过去，我就发现看守菌棚这活儿并不似想象的那么富于诗情画意了。
首先是夜晚不好消磨，特别是雨天的夜晚，天早早地黑尽了，我的那一小间紧挨着菌棚搭起的小茅屋
里，冷飕飕的，非得烤火才能坐得住。
可一烧火，满屋都是烟，呛得人眼睛、鼻孔、嗓子眼里都不好受。
我毕竟不是道道地地的农民，烧火技术也不佳，火星子满天乱飞，万一溅到茅屋顶上烧起来，那可不
得了。
不烤火，呆坐着又冷，唯一的办法只有蜷起身子钻进被窝里，翻翻书，倾听一下屋外的风声、雨声。
时间太早，实在睡不着，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我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啊，每一个青年人身上
都有的那股生命的热浪时时在袭击着我，使我久久地不能安睡。
有几次，好不容易睡着了。
半夜里又被噩梦惊醒。
醒来之后，我睁大两眼，瞅着漆黑一团的茅屋，想着梦境里听到的狼嚎、虎啸和豹子的嗥叫，我不寒
而栗。
细细谛听呢，田野里又啥子声音都没有，寂静、寂静、寂静得令人可怖。
如果说夜晚显得难熬的话，白天就更乏味了。
最初那几天，我因为不习惯，光是整一日三餐伙食，也得耗去不少时间，捡干柴，点火，淘米，找可
吃的菜。
逐渐逐渐地，我拾到的干柴已足够我烧几个月了，今日吃面条，明日下河捕鱼，第三天拿起那杆猎枪
，满山遍野地去追逐野兔子，由于没事儿就拿起火铳枪来练瞄准，我的枪法真还有准头，隔个几天，
总能让我打到一只肥肥实实的野兔，美美地吃上两二天。
加上我来看菌棚时，把上海家里寄来的咸肉、香肠、午餐肉罐头、凤尾鱼之类，通通带上了山，每天
弄三顿饭吃，对我来说成了易如反掌的事。
吃饱了饭，又必须留在菌棚团转，那真是再乏味也没有了。
我常常痴痴地凝视着阳光透过繁茂的大树射下来的道道光束，观察那光和色的细微变化；我常常跑到
离菌棚不远的松林里，试图一睹老蛇吞吃松鼠的惊险画面，为此我可以等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
至半天；要不，我捡来一大堆石块，朝着深谷里一次又一次地锻炼自己的臂力，看能否把石块扔到屏
风般的山崖上去；只要出太阳，我就必然跑到草坡上，仰面朝天、叉腿舒臂地躺着，瞅着群峰、瞅着
树巅，望着蓝天上的白云，直看得头昏眼花、晕头转向时，一闭眼，翻过身去就睡。
即使是这样，我还有好多时间无法消磨。
我常常在想那个死去了的躋腿老汉，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看守了几十年的菌棚，怎么把时间打发过去
的呀？
他说不说话，和谁去讲话呀？
离开菌棚约摸半里地，有一条盘山绕坡流过来的河，这条河有个怪诞的名字，叫作打郎河。
打郎河流到斗篷山坡脚这里，像鸡肠子似的，拐了好几个弯，当地人又给这一带河湾呼了个动听的名
字——樱桃湾。
年年春汛河水泛滥的时候，樱桃湾河面上，波推浪涌，四处漫溢，气势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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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愿叶辛在同行和读者面前，永远保持“谜”一样的状态。
 ——蒋子龙 有人说，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荒谬的，以后再不会发生这
样的事了。
 而正是偏远山村的乡愁，密密的树林、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给了知青们理想、意志、
道德、良知的熏陶，让他们理解了社会，让他们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和别致的底蕴。
那是泥土带给他们的。
  ——云南知青 知青岁月是一代人的阵痛，当总有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忆那些日子，当总有人在反思
人生时掉下热泪。
那么，逝去的年代总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
　——福建知青 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
写的。
——叶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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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泛滥的樱桃湾》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代人的青春，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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